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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  

第四节：类型和结构以及智慧的本质 

约翰·沃尔顿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类型与结构，以及

智慧的本质。 

简介 [00:24-00:57] 

            好吧，现在是我们讨论《约伯记》的体裁及其结构的时候了。那

么，我们必须思考：这本书是真实的吗？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历史还是虚

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二分法。这是桌面上仅有的两个选择。 

类型的重要性 [00:57-4:16] 

 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本书在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做的。现在这是一个类型问

题，但我们必须明白类型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类型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阅读一本书。

你知道，如果我们读悬疑小说，我们会以不同于读传记的方式读它。如果我们读社

论，那与读连环画是不同的。当我们了解事物的类型时，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

事物。 

但是什么类型或者类型的识别将一部文学作品定位在类似文学的社区中。它识别出

相似的事物，并通过这样做，为我们提供了基于整个群体的阅读策略。这意味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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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流派识别有意义，我们必须在集合中拥有其他成员，否则，它确实对我们的阅

读没有帮助。 

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智慧文学。这是一个

广泛的类别，但我们知道智慧文学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谚语，谚语是智慧文学的一

种体裁。这与对话有很大不同。可能会有一场智慧对话。所以，说它是智慧文学，

给了我们一个广泛的范畴，给了我们一些期待感，但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给我们一个

策略。 

这就是我们在《约伯记》中遇到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除了广泛的智慧

之外，不存在任何文学共同体。确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一些对话文学作品，

《约伯记》里也有一些对话。我们有一些文学作品是智慧赞美诗，《约伯记》也有

一首智慧赞美诗。我们有一些属于话语的文学作品，约伯记也有一些话语。所以，

它有我们从其他作品中了解到的一些流派。 

但当你从整体上看《约伯记》时，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还有其他一些

书讲述了古代世界无辜受难的故事，但它们根本不像《约伯记》。因此，我们的书

中有多种类型。在古代近东世界中，我们有许多类似的场景，但我们确实没有任何

类似《约伯记》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可以了解的一般类别之外有点靠自

己。处理。 

                    

工作作为一种思想实验 [4:1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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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智慧文献，可以指导我们解决许多有关阅读策略的问题。智慧文学的一种形

式，也是我想提出的一种形式，是思想实验的形式。在思想实验中，您提出了一个

场景。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场景，具有探索问题所需的所有功能。我们再次发

现耶稣在比喻中这样做了。这些寓言不是对真实事件的描述、叙述。这些事件在某

种意义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不是。细节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

起，以帮助我们思考问题。因此，寓言是思想实验的一种形式。 

我不相信约伯记是一个寓言，但我认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实验。在思想实验

中，这是一种假设场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重点不是声称思想实验

中的事件确实发生了，而是它们从想象装置的现实本质中汲取了哲学力量。 

推向极限 [5:57-7:28] 

 想想看，这种事确实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约伯记》中

的一切都是极端的。我们会注意到一切都被拉伸到了极限。正是这些极端的情况使

得这本书得以成功。如果约伯不那么正义，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

这本书就行不通，因为你可以说，“哦，他确实做错了一些事情”，这可能就是问

题所在。没有那么戏剧性，如果它是逐渐发生的，或者确实不是那么彻底、全面，

我们可能会说，“嗯，他有点受苦。每个人都会遭受一点痛苦。”而且，你知道，

我们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一点点不正义的行为和一点点痛苦，好吧，这就是我们

经常面对的世界。但是不，不，在《约伯记》中，一切都被推向了最极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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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简单的答案，看，这就是策略。删除所有简单的答案，然后你

就可以处理哲学思想，智慧点。 

                    

工作作为一种文学结构 [7:28-11:21] 

 关于这些事件是否真实的问题是错误的。它们组合在一起几乎是超现实的，但又

不够真实，但比我们想象的更极端。现在，让我们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

思想实验，那么至少本书的某些部分，我们只能将其称为文学构造，而不是真实事

件，文学构造。 

现在，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早已被大家认可为文学作品。朋友们的演讲，人们不是这

样讲的，只是即兴的。人们并不只是随意地用这种高度高级的语言交谈。即使我们

一些最好的修辞学家也不会那样说话。此外，即使他们这样做了，即使你可以说，

好吧，在古代世界他们也这样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等等，等等，但

没有速记员。在古代世界，他们没有速记员坐下来记录一切。朋友们的演讲是一种

文学建构。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你明白那是做什么的吗？一旦我们将书中的某些部分确定为文学结构，我们就必

须问一个问题，这有多远？其中有多少是文学作品，有多少可能只是事件的记录？

你在哪里划清界限？一旦你承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文学建构，那么你在哪里划清

界限并不重要，因为文学建构在思想实验中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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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确实相信约伯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一个真实的过去，他在古代世界中作为一

个真正的好人而闻名，他经历过真正绝望的事件。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这样的

人。但我认为这个关于他的故事是一个利用这个名人的思想实验，以探究一个智慧

概念。因此，我采用了叙述的基本形式。不，我不应该说，基本内容和叙述，即约

伯的一生，一个人正义的苦难，是真实过去的一种历史锚点。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其

余大部分内容都是一个思想实验，一个文学建构。同样，极端的使用以及提出的哲

学问题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思想实验中神的话[11:21-12:53] 

 现在，也许你正在为这个想法而挣扎。继续想一想。也许你不是，但也许我的下

一步将是更难以接受的。那么，和我一起想一想，如果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思想实验，一种文学建构，那么上帝的演讲也是如此吗？这是否也是一位受灵感启

发的作者，将话语放在上帝的口中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关于天上的开场场景，它说

了什么？这也是一种文学建构吗？难道这也是为了设置一个极端的情况吗？以这种

方式思考可能很重要。我建议你至少从这些方面考虑一下。请记住，这本书的真理

在于它的智慧教导，即所肯定的内容。这本书的真实性不需要任何历史真实性。这

是一本智慧书。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它被画得很极端。 

将工作视为思想实验的好处 [12:53-14:40] 

 这是将天堂场景作为文学建构思想实验的一部分进行思考的优势。它将帮助我们

避免认为上帝真正运作的方式的重大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那就是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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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天堂里出现这样的场景会怎样？如果这就是对话发生的形状怎么办？所有这些都

是为了设置Job的场景。您是否明白这如何避免了读者在书中经常遇到的某些问

题？这并不是要传达上帝与魔鬼打赌的画面；而是要传达上帝与魔鬼打赌的画面。

对于一些人来说，认为上帝会那样做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看

书，看自己的生活，他们说：“也许上帝和撒旦正在谈论我。也许我的经历是因为

一些神圣的赌注。”这不是我们应该从这本书中得到的。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这不是本书要做的事情。这些显然都是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但想一想。 

                 

这本书不是关于天论的[14:40-15:47] 

 本书的教学与事件的现实无关。本书的教学是根据所呈现的文学场景构建的。如

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那么就会有很多创造力来布置这个场景。去尝试一下。只要

尝试一下，那么简单的答案就不会出现，并且有空间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世界以

及上帝做了什么或不做了什么。我的意思不是他在天堂的会议中做了什么或没有做

什么，而是我们如何看待上帝和他对苦难的责任，或者他如何不对苦难负责？我们

如何看待上帝在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这与天上讨论中发生的事

情无关。 

 

修辞策略：结构与智慧赞美诗[15:47-20:20] 

 因此，带着这种思想实验的想法，我们想谈谈这本书是如何完成其教学的。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修辞策略。它谈论了这本书如何在文学上布局。这本书的结构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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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它具有夹心效应。我们有一个散文序言，讲述了天上的场景和约伯的经历。

我们有一个散文尾声，上帝恢复了约伯。这是两个书挡。 

在这本书的中间，我们有一首智慧的赞歌。许多人对这首智慧赞歌感到好奇。随便

一读，很容易认为是约伯在说话。约伯在第 27 章中说。第 28 章是智慧的赞歌。

在第 29 章，约伯在说话。第 28 章并没有引入新的演讲者。因此，有些人认为这

只是约伯直言不讳。 

但有一个问题。以27结尾的部分是本书的对话部分。从29开始的部分是本书的论述

部分。这首智慧的赞歌正是他们之间的。事实上，它提供了从对话部分到话语部分

的过渡。我们发现，无论是对话部分还是话语部分，约伯记都没有第 28 章所代表

的那种观点。智慧赞歌有约伯记所代表的立场、观点和洞察力。没有作为一个人之

前或之后。所以，这话在约伯口中实在是格格不入。 

另一种选择是，在第 28 章的智慧赞歌中，叙述者重新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选择被

很多人采用，我也同意。给我们尾声的人，对不起，序言和尾声，设置场景并得出

结论的人，又回到了中间。在我们完成约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后，他回来了。 

这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 27 章的对话部分。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交替交谈，所有

这些都结束了，演讲变得越来越短。在最后一篇中，琐法甚至没有什么可说的。他

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完成了。比勒达的很短。他们在对话中已经失去了动

力。请记住，这场对话应该在古代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之间进行，当你到达对话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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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时，智慧的赞歌以一种非常复杂和雄辩的方式基本上说：“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

切吗？”明白了吗？是这样吗？你认为这就是智慧吗？你连皮毛都没有触及。” 

然后，这本书在智慧的赞歌中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看似关于正义的讨论上转移了。它

说：“不，你错过了。你完全错过了。这是关于智慧的。”因此，我认为，智慧颂

歌在本书的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将我们从对话过渡到话语，因为它表

明对话部分实际上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因为它将叙述者带回了某种程度。让我们继

续下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本质。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对话与演讲 [20:20-23:30] 

 所以，我们有了序言和尾声。中间是智慧赞歌，接下来的主要部分是对话和话

语。对话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看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

此，我们有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他们各自发表演讲，约伯也对他们作出回应。

那是对话部分。它从第三章约伯的哀歌开始，接着第四章以利法的讲话，一直到二

十七章，然后是智慧诗，然后是讲道。 

话语与对话不同，因为它们不能互换。所以，在这里，这只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人

物。约伯在 29 至 31 章中发表讲话，以利户在 32 至 37 章中发表讲话，然后耶

和华发表讲话，这填写了讲道部分。 

所以，我们有对话和话语，其中包含了本书的许多原始内容。然后尾声结束了这一

切。现在我发现这种结构有助于我们理解修辞策略。也就是说，该结构帮助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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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案例是如何构建的。我不认为书中的任何部分可以轻易地被遗漏，但仍然保持连

贯并实现其目的。是的，它们在文学上有很大不同。你有叙述性；你有对话；你有

话语权；你有赞美诗。它们非常不同，但它们都一起工作，你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

个，但仍然有一些具有连贯信息的东西。 

因此，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们将制定修辞策略。我们将寻找本书每个部分做出

的贡献，因为我们相信每个部分确实做出了贡献。我们将这本书视为一个连贯的整

体，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像拼布被子或由许多不同的人拼凑在一起的东西。这就

是为什么我之前谈到了这个想法，即这可能是合在一起成为一本书的那些作品之

一。如果它是一种文学构造，如果它是被构造、组成的、带有智慧信息的思想实

验，并且所有的片段都是它的一部分，那么这实际上可能被写成一本书。不过，古

代世界的吟游诗人很有才华，他们也可以将其组合成口头作品。这需要学习很多东

西，需要记住很多东西，但古代世界的吟游诗人做到了。有些荷马文学本身就很

长，而且是口头流传的。所以，很难说，最后也无所谓了。 

修辞策略和作者意图[23:30-26:17] 

 我们已经拿到了这本书。它有一个可识别的、非常容易识别的结构。这就是它的

修辞策略。因此，我们将尝试理解这本书的信息。 

修辞策略告诉我们作者在做什么。修辞策略是作者的策略。再次，我使用的是作

者；对于沟通者来说，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这都是一种捷径。正是修辞策略帮助

我们了解作者的意图。正是这种意图才具有权威。请记住，这是上帝的权威，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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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已将这种权威赋予了人类沟通者。如果我们要获得上帝的权威信息，我们就必须

通过人类的传播者来获得它。所以，我们总是在寻找所谓的作者的意图。他们想说

什么？ 

我相信作者的部分意图是一种思想实验。有些可能会有所不同，这没关系。这将有

所作为。它会影响我们对本书不同部分的看法。但最终，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

标。请记住，忠实的解释者正在追求上帝通过人类沟通者、人类工具向我们传达的

一本书的信息。 

圣经是为我们写的，但它不是为我们写的。因此，我们必须尝试辨别人类沟通者的

意思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找到权威的地方。我们没有自由从事自由职业，也没有解

读自己的东西的自由。我们没有自由地说：“哦，我认为这本书真的希望我这样思

考。”如果你不能从书本身得到它，你就不是从神那里得到它。那么它有什么好处

呢？ 

因此，我们关注具有我们建议的所有问题的类型。我们关注修辞策略，所有这些，

试图帮助我们最好地理解受启发的书所要说的内容，即作者意图通过他们传达的内

容。 

 

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类型与结构，以及

智慧的本质。 [26:17] 

 


